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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将永留中国
以下为与圣十字司铎会，秋逸安神父(Fr. Esteben Aranaz)访谈的内容。邱神父在服务了台湾和中国大陆从事司铎工作六年后，将返回西班牙。
2009年6月17日
您为何千里迢迢从塔拉索那来到台湾呢？
吾主一点一滴地提示给我。我们不时会接到一位从我们教区去到一所台湾隐修院修女的消息，很清楚在台湾仍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基督。
1999年的圣诞节，我邀请一位年轻的中国朋友来我的堂区，他在西班牙合法居留和工作的签证有些麻烦。小杨并非天主教徒但是他真诚、慷慨的个性让我们之间的友谊轻而易举地建立了起来。
平安夜那天我们在教堂里，他帮忙张罗著我举行子夜弥撒所需要的东西。当他见到小耶稣像时，他告诉我小耶稣”告诉他”三件事：「第一，他是从天堂来的，并不像我们；第二，因为他很小，他有个非常爱他的妈妈；第三，他张开著他的双臂，因为他爱所有的人。」
在那之前我还在考虑该如何向他解释圣诞节的意义，然而现在看来，所有解释都已不需要了。他那简单朴实却又深远的话深深感动了我，我不禁燃起念头：「耶稣，在中国有多少人不认识你啊！」也从那时起，在我心中便感难安，想去中国。
在2000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勉励我们去「 Duc in altum!划向深处！」，我便认真的考虑起去中国的可行性。这句话一直不断萦绕在我脑海，除此之外同时我也深受主业会监督为了第三个千年的开始所写的信而深受感动，他激励他的儿女们在使徒工作上设下「更大胆的目标」。
可是你不已经是位神父了吗？
是的，但是那仍旧不足，我必须要下定决心。因此在去罗马的一趟旅程中，我在圣方济・沙勿略的遗髑前祈祷，这位圣人曾舍弃了一切前往亚洲。我请求吾主：「请给我一个清楚的徵兆，如果祢想要我去中国，这不是个简单的决定。」
当我刚踏出教堂时，一位从亚洲来的修女在街上和我打招呼：「请为我的国家，中国，祈祷。」我吓呆了，回答她：「修女，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深切地为中国祈祷著。」这是个我一直在等待，再明显不过的徵兆了。我再也没有理由裹足不前了。
当我告诉我的主教时，他百分之百地全力支持我，说道：「我怎能拒绝一项对普世教会的服务」，而我对他怀有无限感激。
您如何著手开始呢？
一开始是相当棘手的。头两年我每天的生活是举行弥撒、苦读中文，还有做好我的生活计画，像是玫瑰经和祈祷。我从弥撒中得到很多，了解到那为何是每天生活的高峰。也因为我不能做其他事，我不断为那些我还不能沟通的人们祈祷再祈祷。
您是否曾觉得孤单呢？
不，我从未觉得孤单过。身为一位圣十字司铎会的会员，我可以去主业会在台北的中心，接受灵修指导和培育。在那儿，我找到足够的力量，让我不灰心意冷。此外，我还有我家庭和许多朋友们的祈祷，作为我精神上的支柱。
最终，经过那两年后，台北的总主教指派给我一间有著120位教友的堂区—圣母显灵圣牌堂(那也是圣施礼华相当钟爱的圣母像)。我当时问主教：「我要协助哪位神父呢？」他回答：「你会是那里唯一的神父」。我感到一股强烈地渴望想开始工作。
我第一次的中文讲道实在是场大灾难！但是，感谢天主，教友们都很体谅包容我，也帮了我很多。
请否请您简述台湾人的信仰？
你要了解在台湾，一个有著两千三百多万人口的国家中，只有大约1%是天主教徒，虽是如此，他们为身为天主教徒而自豪，并且对於教会有著强烈地归属感。
我在那里的几年中，施洗了终32个人。我以深厚的爱，忆及一位58岁 患有癌症的先生。他全家人都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始终都不信主。一天他们要我去医院：「他想要领洗。」我记得我问到他关於信仰的真理：「你相信天主父、天主 子吗？…」他坚定地回答我并紧抓著我的十字架：「是的，我相信！」当我要离去前，他问我是否可以留著我的十字架，他说：「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安慰」，之后不 久他就在平安中去世了。
在我探访病患者时，我经常想起圣施礼华在他准备著主业会的基础时，便是在马德里的医院间探访那些将不久於人世的病患们。我现在对台北的所有医院了若指掌！在那儿我曾经为病危者傅油、授洗，甚至为他们主持婚配！
您如何和非教友们解释天主教信仰？
普遍来说，台湾人相当尊敬他人的信仰，所以是很容易和他们谈论这话题的。在过去三年里，我们就在这城市的闹区举办过基督圣体游行。堂区教友们准备了一张有著各色稲禾花样的地毯，这是一个为群众解释圣体的好机会。
当 圣诞节的脚步逼近时，我想要在个公共场合设置基督诞生的景象，这项传统是向人诉说基督的佳机。在台湾一间大银行邻近於我们教堂，这栋大楼的入口处有个小花 园—这是再好不过的绝佳地点了。我邀请两位教友们陪同我去拜访负责人，在进门前，我们先念了圣母经，保佑一切都能顺利进行。那天也正是12月12日，瓜达露佩圣母庆日。
最后我们不仅顺利地与负责的人相谈甚欢，他随即答应我们的请求，此外还愿意支付架起此布景的一切费用。这项传统让许多台湾人惊艳，自那时起，每年都会架起这耶稣诞生的布景。这真的是个传播信仰的良机。
但是您的原意是去中国大陆
我也真的去了中国！我的中文在学到相当程度后，我联络上当地被迫害或是所称的地下教会，并有机会去探访他们。我甚至去拜访了住在长城北边的基督徒们。在认识他们以后，我敢说我从未见过有比那些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教友们有著更坚定信仰的人了。那是被十字架净化过、经历过痛苦磨难的信仰。他们教了我许多，例如，当我们一大清早在某一人的家中举行弥撒时，这些人的虔敬之情著实令人动容。对他们而言，弥撒真是份珍贵的宝藏。
一位曾被关在狱中，如今被软禁的主教告诉我：「为了让教会能在中国发展。有三项重要的事：我们千万不要害怕、要忠贞不已，还有我们身为神父的要接受完好的培育。至於其他的事都会水到渠成的。」这位主教开了一所孤儿院，里头住著72位在街上被找到，被遗弃和患病的孩童们。中国的神父们绝大多数都非常地英勇。
该如何帮助在中国的教会？
藉著祈祷。
仅是如此而已吗？
不过只为教会祈祷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为中国的掌权者祈祷，所以他们也能皈依。除此之外，金钱方面的援助，也能帮助中国的神父们前来欧洲接受培育。
您下一步的计画呢？
我在西班牙所属教区的主教成立了一所修院，并指派我为院长。所以我将会回去塔拉索那，在那里继续服务教会。但是，虽然我离开了中国，心却永留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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